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张继合 史晓多 视觉编辑：喻 萍
电子邮箱：zhang_jihe@163.com

10

●李国文专栏●
“ 陋 室 ”上 千 年 □李国文

■如果大

家抱定室无妨

“陋”，可 以

“陋”，而德却

必须“馨”，必

定“馨”的宗

旨，每个人一

定会省去许多

烦恼，世间一

定会减少很多

丑陋。

“ 蟹 诗 ”趣 味 □路来森

理 想
同 眠 故 乡

□张继合

铜 雀 春 深 □刘江滨

画家画蟹者多多，如明代画家沈
周、徐渭与陈淳，明末清初之傅山，清
代画家郎葆辰、招子庸与任伯年等。
画家画蟹，又喜欢题跋，题跋中又以
诗为多，其诗，或图解，或言志，或讽
时喻世，情趣盎然，诗意横生。

明人徐渭画有一幅《黄甲图》：
岩石之侧，水草疏疏，荷叶萧索，清
秋之气，沛然淋漓；水中螃蟹一只，
正奋力前行，笔法枯淡，倔强有力。
画面题诗一首：“兀然有物气豪粗，
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
时来黄甲独传胪。”

“黄甲”，专指螃蟹，通常是一种
大螃蟹，也可指古代科举进士及第
者的名单；而“传胪”，则是指殿试揭
晓唱名时的一种仪式。很显然，徐渭
是以螃蟹自喻，托物言志：这只大

“螃蟹”，豪气冲天，孤标特立，虽然
暂时还“人不识”，但到了时来运转
时，就一定会“独传胪”——登大榜，
传美名，居高位……

清代画家郎葆辰，以“水墨画
蟹”著称于世，时人谓之“郎螃蟹”。

也因为善画螃蟹，郎葆辰与螃蟹的
故事很多。担任御史时，曾上书请求
皇帝维持“风化”，禁止妇女外出看
戏，结果遭到妇女们的谩骂。于是，
就有人写诗，讽刺郎葆辰：“卓午香
车巷口多，珠帘高卷听笙歌。无端撞
着郎螃蟹，惹得团脐闹一窝。”

“卓午”，就是正午，前两句是写
女人争相看戏的境况。“团脐”，是母
蟹，喻指女人；“郎螃蟹”，自是指郎
葆辰了。后两句戏说二者相遇，闹作
一团。诗，自然是“戏言”，不过，也见
得郎葆辰行事之“愚”。好在，类似做
法绝非郎葆辰为人的主调，毕竟他
是一位画家，他为人耿直，性情洒
脱，佳作很多。他画过一幅《蟹菊
图》：蟹三四只，秋菊一两株，菊花灿
然。题诗道：“东篱霜冷菊黄初，斗酒
双螯小醉时。若使季鹰知此味，秋风
应不忆鲈鱼。”

在此，郎葆辰把“持螯饮酒赏
菊”，与晋人张翰“莼鲈之思”的典故
引用于诗中，既扣住了“秋风起，蟹
脚肥；菊花开，闻蟹来”的时令特点，

极言螃蟹之美味，又表达了自己淡
泊名利的野逸之心。可见，蟹中有美
味，蟹中有情趣，蟹中亦有志趣。

清人郑板桥有一首《题蟹诗》：
“八爪横行四野惊，双螯舞动威风凌。
孰知腹内空无物，蘸取姜醋伴酒吟。”

他托物寓意，讽刺那些横行霸
道者、腹内空空者，纵是曾经横行四
野、威风凛凛，最终，还是难免要做
别人的下酒之物。他是在借螃蟹警
世：莫横行，要腹中有物。

今人齐白石，以画虫鱼闻名于
世，螃蟹也是其善画者之一。白石老
人独出机杼，画出人意料之螃蟹。那
幅《群蟹图》表现了一群螃蟹，从倾
倒的竹笼中纷然爬出，颠倒纵横，热
闹非凡。

抗战初期，敌伪分子常以买画
为名，骚扰白石老人；白石老人又不
愿与之交往，于是，画了一幅《螃蟹
图》，贴于门上，画面题诗写道：“老
年画法没来由，别有西风笔底秋。沧
海扬尘洞庭涸，看君行到几时休。”
诗以言志，“看君行到几时休”，表达

了白石老人坚定的信念，毕竟，入侵
之敌横行不了多久了。

抗战胜利前夕，白石老人又画
了一幅《螃蟹图》题诗道：“处处草泥
香，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

见君少。”“草泥香”，暗喻敌人已然
陷入“泥淖”之中；“今年见君少”，则
暗喻敌人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全诗
对侵略者极尽讽刺，表明他们的灭
亡之日，已近在咫尺。

暮春时节，草翠树青，万木葱
茏，铜雀台掩映在浓绿之中。

脑海中不由浮起唐代诗人杜牧
的诗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
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
春深锁二乔。”此诗在季节上倒是应
时应景，不过，今之铜雀台更准确地
说是“金凤台”，至于“锁二乔”，只是
风流诗人的浪漫绮想罢了。

铜雀台遗址在河北省邯郸市临
漳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
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在邺城
以城墙为基筑“邺三台”，名铜雀、金
虎、冰井。“金虎”后赵时期因避皇帝
石虎名讳，改名“金凤”。铜雀台为
核心主台，另两台前后拱之。明代
之后铜雀、冰井二台皆废，独遗金凤
台留存至今，但铜雀台名气太大，是
三台的代表性称呼，所以，这里仍被
习惯唤作铜雀台。

临漳古称邺，记得上小学时有
一篇课文《西门豹》，讲县令西门豹
治邺，“河伯娶妻”的故事给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这河，即漳河。西晋
时因讳愍帝司马邺改名临漳，北临
漳河是也，古代的名讳传统弄得许
多地名改来改去。邺城有“三国故
地，六朝古都”之誉，曹魏、后赵、冉
魏、前燕、东魏、北齐都曾都于此，当
然，曹魏是开创者。金凤台前面的
广场上矗立着一尊曹操昂首握剑的
雕像。

登上金凤台，上面有清代顺治
年间依台而建的文昌阁，还有碑廊、
瓦当、石螭等文物，院内还有一棵葱
郁的古槐。

站在金凤台北端的高台之上，
往北瞭望，一片苍茫。这天的风奇
大，从北方漫天遍野狂啸而来，吹
得一边的大树枝摇梢摆。我使劲
弓着身子，几乎站立不定，怪不得
曹植诗曰“高台多悲风”，仿佛有意
让我体验一番似的。我努力支撑
住身体，看到了台下约八十米远的
地方，有蜿蜒数百米长凸起地面五
米左右的黄土青砖墙基，那就是铜

雀台遗址。历史就是过去，沧海桑
田，陵谷变迁，两千年了，能有遗址
留存已经很不错了。邺城繁华之
时漳河在城北，如今漳河跑到南边
去了。政权更迭，隋文帝杨坚一把
火将邺城焚毁，以后漳河水又落井
下石，伺机咆哮着将名闻天下的铜
雀台夷为平地。不过，也得亏漳河
的淹没，掩藏了它的一段地基，使
遗址得以残留，不然，后人向何处
凭吊？我正在凝神眺望间，有一排
黑色的鸟在面前盘旋飞过，那鸟通
体乌黑，不像麻雀，也不像乌鸦，我
从来没见过，透着一丝神秘的气
息，我脑海中忽然映现出汉朝官员
的朝服，皂衣玄服。我脱口而出：
看，汉魏的鸟！似乎它们从历史深
处翩然飞来，流连寻觅那往日的繁
华富丽。莫非，这些鸟就是铜雀台
的“雀”？

《三国演义》写曹操某夜忽见一
道金光从地而起，令人随光掘之，掘
出一铜雀，以为吉祥之兆，于是乃造

铜雀台于漳河之上。铜雀，即铜制
的鸟雀，古代常用于建筑之上，视为
祥瑞之物。古歌有云：“长安城西有
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成，再
鸣五谷熟。”梁简文帝《和藉田诗》
云：“鳐鱼显嘉瑞，铜雀应丰年。”建
安十七年春，铜雀台落成之后，曹操
率曹丕、曹植等一干人登台，命各作

《登台赋》。史载，曹植才思敏捷，
援笔立成，连曹操都甚为惊异，怪不
得后人谢灵运赞其“才高八斗”呢。
当然，曹丕也不遑相让，二人联袂奉
献出关于铜雀台的奇文华章，书写
了一段同题作文的文坛佳话。从二
人的赋中我们看到了铜雀台的壮丽
模样：“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
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
天。”（曹丕）“建高殿之嵯峨兮，浮
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
飞阁乎西城。”（曹植）铜雀台的高
大、雄伟、华美如在目前。铜雀台一
侧还有铜雀园，登台游园、吟诗作
文、唱和酬酢成为那时期文人们的

一大雅兴，围绕曹氏父子荟萃了包
括“建安七子”在内的邺下文人集
团，创作了一批清新刚健具有“建安
风 骨 ”的 作 品 ，成 为 建 安 文 学 的
渊薮。

《水经注》说铜雀台有屋百余
间。据说曹操的姬妾歌伎也在此居
住，所以就有了杜牧“铜雀春深锁二
乔”的想象。《三国演义》可能受杜牧
诗句的启发编出了一个精彩的桥
段，让诸葛亮巧改曹植的《登台赋》，
杜撰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
与共”的句子，智激周瑜，从而达成
了吴蜀联盟。

俱往矣。曾经富丽堂皇、名满
天下的铜雀台，如今呈现在我们眼
前的只是一段倾圮的墙基，金凤台
也非初时的模样。铜雀已逝，春深
依旧，任何事物抵御不了的就是时
间，永恒不变的唯有变化。还好，有
那些遗存在，有诗文在，有故事在，
我们可以和时间和解，在想象中让
铜雀台复活，在春深处耸立。

《陋室铭》 堪称千古名篇，它的
作者从来标明是唐刘禹锡，但也有
人考据出来，说不是他的作品，因
为未曾收进最初编成的他的集子，
故而存疑。不论是谁的文笔，能用
八九十个字，写出这番精粹凝练、
余味无穷的意境，是后来人势必折
服的吧。

中国号称散文大国，汉魏以来，
迄至明清，有别于诗赋的散文文体，
巍然成为文学的主流。例如，唐宋八
大家诗歌的成就，固然千古吟唱，家
弦户诵，但他们更以著作论述的笔
墨，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一
般提到韩、柳、欧、苏，都是先想到
他们的文章，然后，才轮到各自的诗
篇，这足以说明，散文在中国文学中
的独特分量。

刘禹锡在唐代诗人中是较有影响

的一位，诗胜于文，文章除了这篇
《陋室铭》 之外，余者寥寥。他历仕
唐顺宗、宪宗，文宗与武宗，曾为王
叔文党，反对宦官擅权，属于“八司
马案件”的主角之一，被流放连州。

刘禹锡在文学上很有成就，以诗
名噪世。诸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
入寻常百姓家”“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东边日出西边
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名句，直到
今天，犹传唱不已。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他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句，毛主席非常推崇，常
被报纸杂志引用。殊不知，他 （姑且
认为《陋室铭》是他的作品） 这篇不
足百字的极短散文，却是千古绝唱，
再无超越之作了。

在创作散文的过程中，需要铺
陈，更需要缩略；需要丰满，更需要

删削；需要感情奔放，更需要字斟句
酌。因此，散文写作中的优选萃取能
力 ， 最 能 表 现 作 者 的 功 力 所 在 。

“ 放 ” 比 “ 收 ” 要 容 易 ，“ 简 ” 比
“繁”更困难，像 《陋室铭》 这样，
不仅厚积薄发，博观约取，还具有言
简意赅、思路明确、耐人回味的文
采。其中情景交融、盎然有趣的警
句，令人有身临其境、形象逼真的体
会。这篇文章不足百字，从“陋室”
与“德馨”的统一中，写出了知识分
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精
神追求以及甘于清贫，甘于寂寞，逃
避庸俗，追求自我完善的心态，而
且，远有榜样，近可自勉，具乐观精
神，有奋斗追求，实在是一篇既短且
精、易读好懂的散文佳作。

散文与诗一样，易写难工。写散
文的作者很多，能写出好散文的作者

甚少。自己说好，或雇两个帮手说自
己好，是不算数的。尤其，像《陋室
铭》 这样谈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命题，
或者，还可以引申为研究物质变精
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文章，放
在别的作家手里，绝不能用这81个字
就完美地表现出来。

古今文章，谈物质与精神者固
多，但是，短如《陋室铭》者，却绝
无仅有。冲这第一点，值得精读，学
其为文之精。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更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冲这第
二点，就更值得读了，学其为人之
本。要而言之，无非是物质固然非常
重要，精神更应不懈追求。如果大家
抱定室无妨“陋”，可以“陋”，而德
却必须“馨”，必定“馨”的宗旨，每
个人一定会省去许多烦恼，世间一定
会减少很多丑陋。

俗话说：“知足者常乐。”古今
中外，反其道而行之的却不在少
数。究其原因，即是知易行难。嘴
上随时可说，但心上雄关难过。《庄
子·则阳》 讲“蜗角之争”的故
事：“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
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
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
五日而后反。”讲的是蜗牛的两个犄
角分别居住着两个国家，左角名触
氏，右角名蛮氏，为争夺土地连年
争战，炮火连天，血流成河，胜者
一方追杀了半个月才撤兵而回。

想象之大胆，联想之奇特，内涵
之丰富，寓意之深刻，真令人拍案叫
绝。多大点地方，多大点利益，然
而，却能掀起滔天巨浪。其实，不论
大小，只要它的源头物欲在膨胀，贪
念在疯长，天地之间就不会有一日平
静，也不会有一寸净土。老子曾告
诫：“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
足，咎莫大于欲得。”罪恶没有大过

放纵欲望的了，祸患没有大过不知满
足的了，过失没有大过贪得无厌的
了。肆无忌惮地放纵内心的贪念，不
仅会毁掉自己，也会将好端端的世界
毁于一旦。一个“贪”字，祸莫
大焉。

春秋的智伯，对土地永不满
足，抢了这一块，就开始寻思下一
块。晋国有赵襄子、魏桓子、韩康
子、范氏、智伯、中行氏六位上
卿，只有他不择手段扩展自己。他
先联合韩、赵、魏三家强占了中行
氏的土地，又强迫韩康子割让一块
封地。接着，又逼魏桓子割地给
他。三位上卿都向他低头，使他的
野心进一步膨胀，进而要求赵襄子
割让两地给他。赵襄子不肯，他便
胁迫韩、魏两家一同讨伐赵襄子，
结果，忍无可忍的赵襄子、韩康
子、魏桓子联合起来，共同将他
杀死。

唐朝的元载对权势和财富极为

疯狂，作为一朝宰相，可谓位极人
臣，他却不知足，更不知止，独揽
朝政，排除异己，植党营私，贪财
纳贿，别墅冠绝百官，府邸艳姬如
云。唐代宗念其任相多年，不忍看
他不能善终，遂单独召见劝诫；他
却执迷不悟，终至一朝倾覆，不只
全家赐死，还连累父祖坟墓，被劈
棺弃尸。

据 《新唐书》 记载，抄没其家
产时，仅价格昂贵的胡椒就抄出八
百石，即使他全府上下天天吃，也
要吃上若干年。清人丁耀亢对此十
分不解：“人生中寿六十，除去老
少不堪之年，能快乐者四十多年
耳。即极意温饱，亦不至食用胡椒
八百石也。惟愚生贪，贪转生愚。
黄金虽积，不救眼前风险，三窟徒
营，难解排墙之危，事于此侪，亦
大生怜悯矣。”几句话，暴露出这
个愚蠢之人的本性。

俄罗斯有一则童话 《渔夫和金

鱼的故事》，我国也有“人心不足
蛇吞象”的典故，主题都是“祸莫
大于不知足”。古今中外，无数血
淋淋的教训说明，贪得无厌，永不
知足，永不知止，最后不但输得一
干二净，甚至还会丢了身家性命。

其实，历朝历代清醒的智慧之
士，不乏其人。庄子曾劝诫道：“鹪鹩
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
满腹。”老子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长久。”隋朝大儒王通，特作

《止学》，告诫世人水满则溢、月圆则
缺，凡事别走极端，要懂得适可而止，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懂得知足、知止，
至少不会输得一败涂地。王通的拥趸
很多，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在惊涛
骇浪、险恶异常的晚清政坛上，能够
功成名就，且善始善终，的确深得知
足、知止的精髓。他一生奉行的就是

“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原则，他常说：
“人生之善止，可防危境出现，不因功
名而贪欲，不因感极而求妄。”

明人胡九韶是个真正的明白
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仅能凑
合衣食，但却很感恩上苍赐给的
清福。妻子笑他：“三餐都是菜
粥，哪里谈得上是清福？”胡九韶
正色道：“生在太平盛世，没有战
争兵祸；全家人都有饭吃，有衣
穿，不至于挨饿受冻；家中没有
病人，监狱中没有囚犯，这不是
清福是什么？”

知足知止，并非是抱残守缺、
不思进取的近义词。在提高自身素
质和修养上，要不懈攀登，永不止
步；学习上，要日日新，又日新，
天天向上；工作上，要勇于争先，
永不满足。知足知止，也并非要做
清教徒、苦行僧，只是在“欲得”
这个问题上，不能太过，要有知止
当止的意识，否则，私欲就会赤裸
裸地无限膨胀，“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的丛林法则，就会大行其道、
害人害己。

省城往东，辛集市烈士陵园。菊
花环绕，天气浅阴，一对老夫妻终于
完满地合葬了：著名学者、诗人公木

先生，与刚过世的夫人吴翔，同眠在家乡土地上。
1950年2月，新中国的红旗飘扬，公木直接叫住

吴翔说：咱俩结婚吧。没有任何思考，吴翔居然爽快
地答应了。其实，彼此之间早有微妙的感觉，婚姻叩
门，并不突然。

《公木全集》“自传”写道：“经过三年多秘密的有
时是内心的恋爱的结合，日进中天，才真正体验到‘女
人是男人的一半’。”新婚，公木“不惑”，吴翔未满25
岁。有趣，公木居然不懂置办哪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吉
林艺术学院旧址，一顿简朴的饭菜，打开了新婚之喜。

臧克家先生说：“我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但连大
门也未入，走了创作的路子。谈到经典著作研究，我给
公木做个学生也未必及格，‘不知为不知’，这是我的
真心话，绝非妄言。”做学问与过日子，压根两张皮。

新婚如此，弥留亦然。1998 年秋，公木先生病
重，吴翔说：结婚多年了，你有什么心里话？公木笑
道：当然有。可惜，半天也拽不出半句。吴翔躲进客
厅，公木先生站了许久，末了，还是一转身，走开了。

老习惯，吴翔始终尊称公木“张老师”，公木先生
堪称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研究、思考、创作是一
回事，吐露情感则不擅长。夫妻对坐，无言地望望，挺
好，很难“唠闲嗑”。

吴翔品性单纯，总替别人操心。她母亲早逝，父
亲再婚。1946 年春，细雨蒙蒙，凌晨，21 岁的吴翔风
风火火地赶到长春青年干校。临走，在木梳下，藏下
简短的告别信。

吴翔，原名王凤兰，吴，“无”的谐音；翔，期望家
国同心，自由飞翔。她遗传了父亲的书卷气，又沾染
了海边姑娘的泼辣与洒脱，尽管不深刻，却早已熟读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吴翔，这个热情又探索的金
州女子，勇敢站在白山黑土的人生舞台上。艾青先生
道：“诗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
理想的勇气。”

1946 年 6 月，她转入东北大学，位于哈尔滨城
里，随即，巧遇外号“老妈妈”的公木。1948 年土改
后，纯真的爱情相伴而至。人生这幕悲喜剧，不能导
演、难以预设，就像苏轼的感情经历那样，“十年生死
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天生的“乐天派”，吴翔单纯地快乐着。爱情露头
儿，公木先生出现了，两个人的生命交汇在一起。难
怪臧克家笃信：“感情就像燃烧的火，能照亮记忆。”

公木，原名张松如，生在辛集市北孟家庄。年仅
12岁，必须遵照父母的安排——成婚，“确实还不晓
得媳妇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披红戴绿、吹吹打打，

“很好玩”。晚上，跟长自己六岁的“大姐”同睡。赶到
正定念高中才明白，“两口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
如此，生命起伏，各种波折，依旧等在时光深处。

接着，他考进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回正定
教书，随后，远赴鲁南，又奔赴延安……此间，经历两次
婚姻，直到1950年2月，才喜结连理，“得妻翔之助”。

吴翔带给公木先生纯粹的爱情，清除了脚下的
亲情之苦：比如，与寄养西安的女儿取得联系。再如，
与困守原籍的父母重新团聚。还有，使两个儿子得到
了补习的机会……公木身边的妻子，从头至尾都在
默默地付出。《我爱》序言写道：“我爱过许多男人和
女人/我却没有/像爱你这般深。”

公木好学，两次拜会鲁迅先生；又很漂泊，两次被
捕入狱。奔赴晋绥之后，投入出生入死的游击战。吴翔
乐观，全力扶助公木先生的亲人故旧。为了与第二任
妻子团聚，她铺路搭桥，促成了那场成都会面。毕竟，
男女之情，难分对错，更不该情绪性地指责哪一方。

多年之后，吴翔感慨：当年，家住二楼，总劝张老
师多活动。上楼下楼，周而复始，他却莫名其妙地推
脱、搪塞。现在才明白，他年纪日增，已经动不了啦。
爱情，绝非一个人的私事，应该两个人手挽手地用心
打理呀。

老夫妻，感情深，无论什么生存环境，聚在一起，
都抽关东旱烟。烟雾弥漫，偶尔咳嗽，却挡不住携手
向前的劲头儿。一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东方
红》或者《英雄赞歌》，公木与吴翔总是靠边儿站。其
实，写出歌词，人们喜欢，也就足够了。据吉林大学老
校长刘中树先生回忆，在郊县劳动时，为了增加营
养，吴翔常捎奶粉与麦乳精给公木补身子；否则，再
坚强，人也得废。

公木先生曾亲口说：“下放劳动，一干活儿体重
就下来，体质更强壮。我接受劳改，一周回家一次。当
时，人们不敢收藏古书，我偷偷买了不少线装书，放
在麻袋里。回家一次就读书，有心得体会，赶紧记下
来，最后，出版了这本《毛主席诗词鉴赏》。”显然，这
是苦中勤学的快乐吧。

作为妻子，吴翔毫无保留，付出了太多。亲骨肉
在那里：百钢、铁奔与丹木，两男一女；亲生父母在那
里，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宿舍；知音与同事在那里，
从延安到北京，再到全国各地。吴翔说：我没有紧绑
祖籍金州，张老师没有束缚老家辛集，他才有机会阅
读思考、创作完善，演绎《诗经》、独辟《老子》、研读毛
泽东诗词、探索高深的“第三自然界”……

进吉林大学之后，至少搬过四次家，公木先生去
世后，吴翔曾住永昌路附近，低层，光线不好，她总在
黑暗中开门，随即笑道：“你呀！”似乎所有快乐都盛
开在风雪黑土上。

今年端午，电话闲聊，她说身体还好，大概能“满
百”了，可要常来看我呀。想不到，仅两个月，她就病症
频发，心脏衰微。直接问女儿，还有希望吗？答复是“很
难”。她没慌，轻轻“哦”了一声，便拒绝服药，8月26日
午后，默默地走了。早先曾说：“都有这一天，没什么。”

她心盛，总想完成一部再现自我的书，又笑：“写
不了啦，只能零零星星的。”这印证了公木先生那首
短诗：“我以感激的手/带着胜利的确信/抚摸你底周
身/我轻轻地低语/用我底唇/贴近你的耳根……”

想不到，两位漂泊一生的患难夫妻，最终，同眠
在辛集的阳光深处。

“不知足”那条红线 □马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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